
金文中有關軍功的釐字1 
 

 

金文中有關軍功的釐字 

佐藤 信彌 

立命館大學白川靜記念東洋文字文化研究所 客員研究員 

摘  要： 

陝西省眉縣楊家村窖藏出土的〈四十二年逨鼎〉是一種冊命形式金文，和從

同一窖藏出土的〈四十三年逨鼎〉比較起來，就〈四十二年逨鼎〉變「令（命）

書」為「 書」，變「冊令（命）」或者「冊」為「冊 」，變「易（賜）」為「 」。

此「 」字相當於今「釐」字或者「賚」字，在金文中也使用「釐」字、「𠩺𠩺」

字等。這些「𠩺𠩺」聲的諸字，除了作為人名、諡號和國名以外，還作為和「休」

字、「福」字、「賜」字等同樣的意思被使用。尤其是和「賜」字同樣的用法表示

有關軍功的賞賜。〈四十二年逨鼎〉也記載對軍功的賞賜，所以不用「令（命）」

字和「易（賜）」字而用「 」字。表示因軍功賞賜之際使用的「𠩺𠩺」聲諸字，

是金文特有的用字。這樣的用法也在傳世文獻中《詩經‧大雅‧江漢》、《尚書・湯

誓》等存在。 

關鍵詞： 

四十二年逨鼎、釐、賚、對軍功的賞賜、金文上文書術語 

壹、前言 

2003 年在陝西省眉縣楊家村窖藏出土的〈四十二年逨鼎〉和〈四十三年逨

鼎〉1，都是用冊命形式被記載的銘文。 
 
〈四十二年逨鼎〉（新收 745  西周晚期（宣王四十二年））： 

                                                 
1
 關於這些眉縣楊家村窖藏出土器的器主名，除了「逨」字說以外，還有「 」字說、「 」字

說、「逑」字說等，還沒有定論。本文暫時採用「逨」字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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隹（唯）又二年五月，既生霸乙卯，（1）王才（在）周康穆宮，旦，王

各（格）大室，即立（位）。（2）𤔲𤔲（司）工（空）散右吳（虞）逨，入

門，立中廷，北鄕（嚮）。（3）尹氏受（授）王 （釐）書，（4）王乎（呼）

史淢，册 （釐）逨。（5）王若曰：「逨，不（丕）顯文武䧹（膺）受大

令（命），匍（敷）有四方，則（繇）隹（唯）乃先聖且（祖）考，夾

（召）先王， （功）堇（勤）大令（命）2，奠周邦。余弗叚望（忘）

聖人孫子，余隹（唯）閉乃先且（祖）考，有 （功）于周邦。 （肄）

余乍（作） 訇（詢），余肇建長父侯于楊，余令（命）女（汝）奠長父，

休女（汝）克奠于氒（厥）𠂤𠂤（師）。女（汝）隹（唯）克井（型）乃且

（祖）考，闢（玁） （狁），出 （捷）于井（邢）阿于𤯍𤯍（歷） ，

女（汝）不艮戎，女（汝）夾長父以追搏伐，乃即宕（蕩）伐于弓谷。女

（汝）執訊隻（獲）馘，孚（俘）器、車馬，女（汝）敏于戎工（功），

弗逆朕新（親）令（命）。（6） （釐）女（汝）秬鬯一卣、田于 卅田、

于 廿田。」（7）逨拜稽首，受册 （釐）以出。…… 

〈四十三年逨鼎〉（新收 747-756  西周晚期（宣王四十三年））： 

隹（唯）又三年六月，既生霸丁亥，（1）王才（在）周康宮穆宮，旦，

王各（格）周廟，即立（位）。（2）𤔲𤔲（司）馬壽右吳（虞）逨，入門，

立中廷，北鄕（嚮）。（3）史淢受（授）王令（命）書，（4）王乎（呼）

尹氏，册令（命）逨，（5）王若曰：「逨，不（丕）顯文武，䧹（膺）受

大令（命），匍（敷）有四方，則（繇）隹（唯）乃先聖且（祖）考，

夾 （召）先王， （功）堇（勤）大令（命），奠周邦。 （肄）余弗

望（忘）聖人孫子。昔余既令（命）女（汝）疋（胥） （榮）兌 𤔲𤔲

（司）四方吳（虞）、 （林），用宮御。今余隹（唯）巠（經）乃且（祖）

考有 （功）于周邦， （申） （就）乃令（命），令（命）女（汝）

官𤔲𤔲（司）歷人，……」（6）王曰：「逨，易（賜）女（汝）秬鬯一卣、

玄袞衣、赤舄、駒車、𠦪𠦪（賁）䡈（較）、朱虢（鞹） （鞃） （靳）、

虎冟（冪）熏（纁）裏、畫𩌏𩌏畫𨌲𨌲、金甬、馬四匹、攸（鋚）勒，敬夙夕，

勿灋（廢）朕令（命）。」（7）逨拜稽首，受册佩以出，反（返）入堇（瑾）

圭。……

一般認為冊命禮儀用如下的過程被進行。（1）王去某箇廟宮裡一室到指定的

位置。（2）右者把受命者引導到指定的位置。（3）史官把冊書交給王。（4）王命

令別的史官宣讀冊書。（5）誥命的內容。（6）給受命者的賜與。（7）受命者向王

2
 「 」字從「共」得音，讀如「功」，參看朱鳳瀚：〈柞伯鼎與周公南征〉，《文物》2006 年 5

期，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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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禮，接到冊書退出，交回玉器等 3。〈四十二年逨鼎〉和〈四十三年逨鼎〉都具

有（1）至（7）全部的過程。 
但是對比兩個銘文，內容有別，〈四十二年逨鼎〉是記載器主虞逨輔佐新任

楊侯長父征伐玁狁，周王褒獎虞逨的軍功的，〈四十三年逨鼎〉是記載周王命令

虞逨管轄「歷人」的，並且很容易發現〈四十三年逨鼎〉中「令（命）書」，在

〈四十二年逨鼎〉變為「 （釐）書」，「冊令（命）」或者「冊」變為「冊 」，

「易（賜）」字變為「 」字。為何在〈四十二年逨鼎〉「令（命）」字和「易（賜）」

字變為「 （釐）」字呢？對這個問題，筆者在 2004 年首發的〈西周期の祭祀儀

禮中における獻捷儀禮の展開〉中已經涉及 4，但是在該文中只是記述其概要而

已，議論還不足，而且近年幾個有關新出銘文與研究發表，因此本文加以這些新

的材料與研究，對於這個問題與「 」字等「𠩺𠩺」聲之字重新討論。

貳、「 」字的釋讀

對於「 」字的釋讀，有「釐」字說和「賚」字說。這兩者在民國時期已經

被提出。「釐」字說，比如丁佛言以〈大克鼎〉（集成 2836  西周晩期）的「 」

字為「釐」字，說：

釐，或從貝，許氏說：「家福也。」5 

今人，馬承源、李學勤等主張「釐」字說 6，馬承源說： 

通作釐，《詩經・大雅・江漢》「釐爾圭瓚」，毛亨《傳》：「釐，賜也。」
7

3
但是其中（3）和（7）僅見于西周晚期宣王以後的金文。參看王治國：〈四十三年 鼎銘文所

反映的西周晚期冊命禮儀的變化〉，朱鳳瀚主編：《新出金文與西周歷史》（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2011 年）等。 

4
佐藤信彌：〈西周期の祭祀儀禮中における獻捷儀禮の展開〉，立命館東洋史學會中國古代史論

叢編集委員會編《中國古代史論叢》（京都：立命館東洋史學會，2004 年），又改名為〈獻捷

儀禮の變化〉，載《西周期における祭祀儀禮の研究》（京都：朋友書店，2014 年），頁 46-47。 
5
丁佛言輯：《說文古籀補補》，《說文古籀補三種（附索引）》（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弟十

三，頁 153 上。

6
馬承源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第 3 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年，頁 285 上，注［15］）；

李學勤〈眉縣楊家村新出青銅器研究〉，《文物》2003 年 6 期。又載《新出青銅器研究（增訂

本）》（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16 年）。

7
馬承源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第 3 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年，〈多友鼎〉，頁 285

71



4第二十九屆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他們提出釋「釐」字為「賜」意的看法。 
「賚」字說，強開運以〈大克鼎〉的「 」字為「賚」字，說： 

《說文》：「賚，賜也。从貝來聲。」來之古音，讀如𠩺𠩺，同在一部，來、

𠩺𠩺，一也，是 即賚之古文也。8 

今人，比如劉懷君、辛怡華、劉棟主張「賚」字說 9，《字源》也以金文的「 」

字為「賚」字 10。 
還有「釐」、「賚」兩作說，比如連劭名說： 

“釐書”，釐字銘文從貝，《詩經・江漢》云：“釐爾圭瓚”，毛傳云：“釐，

賜也。”字又作賚，《爾雅・釋詁》云：“賚，賜也。”故“釐書”即賜書，

記錄周王的賞賜之命，這是研究周代文書制度的新資料 11。 

其實馬瑞辰早已說： 

釐與賚雙聲，釐即賚之叚借，故訓爲予 12。 

「釐」、「賚」兩字在傳世文獻中用法也一樣。並且如下文討論，對於字形，

除了「 」以外，作為同樣辭例金文中還有〈 鼎〉的「釐」字、〈𦵯𦵯簋〉的「𠩺𠩺」

字等「𠩺𠩺」聲之諸字。因此，對於這些「𠩺𠩺」聲之諸字，本文採用「釐」、「賚」

兩作說，但是釋字上暫時為「釐」字。 

參、金文中「釐」字的用法 

本章把「釐」字的用法按種類分別討論。 

                                                                                                                                            
上，注［15］）。 

8
 強開運輯：《說文古籀三補》，《說文古籀補三種（附索引）》（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弟六，

頁 208 下。 

9
 劉懷君、辛怡華、劉棟：〈四十二、四十三年逨鼎銘文試釋〉，《文物》2003 年 6 期，頁 86。 

10
 李學勤主編：《字源》（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 年），中冊，頁 570，「賚」字（冀小軍編

寫）。 

11
 連劭名：〈眉縣楊家村窖藏青銅器銘文考述〉，《中原文物》2004年 6期，頁 42。 

12
 清‧馬瑞辰撰，陳金生點校：《毛詩傳箋通釋》（北京：中華書局，十三經清人注疏，1989 年），

頁 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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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名、諡號和國名的用法 

首先，作為人名的用法有〈伯大師釐盨〉（集成 4404、新收 1450  西周晩期）

所見的「白（伯）大師釐」、〈釐鼎〉（集成 2067  西周早期或中期）所見的「釐」

和〈師酉簋〉（集成 4288-4291  西周中期）、〈師酉盤〉（銘圖續 0951 西周晚期） 

所見的「公族 釐」。 

作為諡號的用法有〈豆閉簋〉（集成 4276  西周中期）所見的「朕文考釐叔」、

〈應侯爯盨〉（新收 65  西周中期）所見的「氒（厥）不（丕）顯文考釐公」等。

這箇用法有很多辭例。 
較重要的是作為國號的用法。 
 
〈師㝨簋〉（集成 4313-4314  西周晩期）： 

今余肇令（命）女（汝）䢦（率）齊帀（師）、㠱（紀）、 （萊）、僰、 、

左右虎臣，正（征）淮尸（夷），即䝳（劾）氒（厥）邦獸（酋）：曰冉、

曰 、曰鈴、曰達。 

〈史密簋〉（新收 636  西周中期）： 

史密右，䢦（率）族人、釐（萊）白（伯）、僰、 ，周伐長必，隻（獲）

百人。 

〈釐伯鬲〉（集成 663-665  西周晩期）： 

釐（萊）白（伯） 母子剌乍（作）寶鬲、子孫永寳用。 

〈叔夷鐘／鎛〉（集成 272-284／285  春秋晩期（齊靈公））： 

余易（賜）女（汝）釐（萊）都、 （密）、 其縣三百，余命女（汝）

𤔲𤔲（司）辝釐（萊）， （造）戜（徵）徒四千 13，為女（汝） （敵）

寮。……余易（賜）女（汝）馬・車・戎兵、釐（萊）僕三百又五十家。 

〈庚壺〉（集成 9733  春秋晩期）： 

                                                 
13
 對於「戜（徵）」字的釋讀，參看張崇禮：〈釋金文中的“戜”字〉，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

字研究中心網站 2012 年 5 月 5 日，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_NewsStyle/1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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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三軍圍釐（萊）。 

其中，對於〈叔夷鐘／鎛〉的辭例，孫詒讓說： 

釐疑即萊，故萊國 14。 

金文中作為國號的「 」、「釐」字，一般認為萊國。如王輝指出，《爾雅‧

釋草》：「釐，蔓華。」在《說文》卷一下艸部作「萊，蔓華。」15此是「釐」字

借為「萊」字之證。並且，王輝把〈師㝨簋〉和〈史密簋〉對照為「 」、「釐」

兩字通用之證 16。因此「𠩺𠩺」聲之諸字通「來」聲之字 17，此事也與「釐」、「賚」

兩字通用之問題有關聯。 

二、和「休」、「福」字同義的用法 

作為名詞的用法，除了人名、諡號和國名以外，還有如下的辭例。 
 
〈噩侯鼎〉（集成 2810  西周晩期）： 

敢〔對揚〕天子不（丕）顯休 （釐），〔用〕乍（作） （尊）鼎。 

〈應侯簋〉（新收 78～79  西周中期）： 

敢對揚天子休釐， 

〈守宮盤〉（集成 10168  西周中期）： 

守宮對揚周師釐。 

〈大克鼎〉（集成 2836  西周晩期）： 

易（賜） （釐）無彊（疆）。 

                                                 
14
 清‧孫詒讓：《古籀拾遺》，《古籀拾遺‧古籀餘論》（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卷上，頁 5

下。 

15
 王輝：〈四十二年 鼎銘文箋釋〉，《陝西歷史博物館館刊》第 10 輯，2003 年，頁 47。 

16
 同註釋 15。 

17
 「釐」、「嫠」等「𠩺𠩺」聲之諸字與「萊」、「來」和「賚」字都屬於來母之部，參看郭錫良編著：

《漢字古文手冊（增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年），頁 13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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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毓且丁卣〉（集成 5396  殷）： 

处（咎）山易（賜） （釐），用乍（作）毓（后）且（祖）丁 （尊）。 

〈叔向父禹簋〉（集成 4242  西周晩期）： 

其〔嚴才（在）〕上，降多福、緐（繁）孷（釐）， 

〈秦公鐘／鎛〉（集成 262～266／267～269  春秋早期）： 

以受大福、屯（純）魯多釐、大壽萬年。 

〈史牆盤〉（集成 10175  西周中期）： 

粦明亞且（祖）且（祖）辛， 毓（育）子孫，瀪（繁）𩠕𩠕（福）多孷（釐），

櫅（齊）角（祿） （熾）光，義（宜）其𡫚𡫚（禋）祀。 

〈秦公鎛〉（集成 270  春秋早期）： 

以受屯（純）魯多釐， 

〈班簋〉（集成 4341  西周早期）： 

班拜稽首曰：「烏虖，不（丕） （丕）丮皇公受京宗懿釐，……」 

其中，〈噩侯鼎〉和〈應侯簋〉，「 」、「釐」字跟「休」字被並用，可見這

兩字有和「休」字同樣的意義，並且此也是「 」、「釐」兩字通用之證。〈守宮

盤〉的「釐」字也和「休」字同樣的作用。〈大克鼎〉、〈毓且丁卣〉的「 」、「 」

字，分別是跟如下所引〈善夫克盨〉、〈孟簋〉的「休」字同樣的作用。 
 
〈善夫克盨〉（集成 4465  西周晩期）： 

克其日易（賜）休無彊（疆）。 

〈孟簋〉（集成 4162-4164  西周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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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揚朕考易（賜）休，用 （鑄）茲彝，乍（作）氒（厥）18。 

伊藤道治指出「對揚王休」那樣的「休」字是包括冊命、賜與在內的恩寵之

意 19。作為普通名詞的「𠩺𠩺」聲諸字也可以同樣解釋。 
還有，〈叔向父禹簋〉、〈秦公鐘／鎛〉和〈史牆盤〉，分別「緐（繁）孷（釐）」、

「多釐」、「多孷（釐）」跟「多福」、「大福」、「瀪（繁）𩠕𩠕（福）」被並用，可見

「釐」字等「𠩺𠩺」聲之諸字也和「福」字同樣的意義。 
總上所述，作為普通名詞「𠩺𠩺」聲之諸字具有和「休」、「福」字同樣的意思，

其具體內容指包括冊命、賜與在內的恩寵。殘餘的〈秦公鎛〉和〈班簋〉也同樣

解釋應該沒有問題。 
除了普通名詞以外，還有動詞的用法。 
 
〈師𩛥𩛥鼎〉（集成 2830  西周中期）： 

𩛥𩛥敢𠩺𠩺（釐）王，卑（俾）天子邁（萬）年。 

〈辛鼎〉（集成 2660  殷或西周早期）： 

多友 （釐）辛，萬年唯人（仁）。 

〈 公盨〉（新收 1607  西周中期） 

天𠩺𠩺（釐）用考，申（神） （復）用 （祓）彔（禄）。 

對於〈師𩛥𩛥鼎〉的「𠩺𠩺（釐）王」，王輝認為「釐」，福意，「釐王」就是祝

福王 20。〈辛鼎〉也是類似的造文結構，可以同樣解釋為朋友們祝福辛這個人物

之意。〈 公盨〉的「𠩺𠩺（釐）」是「賜」之意，此句釋為天賜以壽考之意，和

後句為對 21。但是竹内康浩認為此器銘有很多疑點，懷疑有偽銘的可能性 22。 

這些作為「祝福」、「賜」意之動詞的用法 23，從作為「休」、「福」意之名詞

                                                 
18 「乍（作）氒（厥）」和「作之」相同，參看白川靜：《金文通釋》15，《白鶴美術館誌》第 15

輯， 1966 年，又載《白川靜著作集別卷  金文通釋》（東京：平凡社，2004 年），卷 2，頁 33。 
19
 伊藤道治：〈西周金文とは何か――恩寵と忠誠――〉，《中國古代國家の支配構造――西周封

建制度と金文――》（東京：中央公論社，1987 年），頁 54-55。 

20
 王輝：《商周金文》（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年，頁 160，注［20］）。 

21 李學勤：〈論 公盨及其重要意義〉，《中國歷史文物》2002 年 6 期，又載《新出青銅器研究

（增訂本）》（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16 年）；李零：〈論 公盨發現的意義〉，《中國歷史

文物》2002 年 6 期。 
22
 竹内康浩：〈 公盨の資料的問題について〉，《史學雜誌》第 115 編第 1 號，2006 年。 

23
 除了〈 公盨〉以外的「賜」意之辭例，參看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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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用法派生出來，或者反之，名詞的用法從動詞的用法派生出來。 

三、對軍功的賞賜之用法 

還有其他的用法如下。 
 
〈高卣〉（集成 5431  西周早期）： 

王 （飲）西宮， （烝），咸 （理，釐）。  

〈伯唐父鼎〉（新收 698  西周早中期）： 

用射絼・𠩺𠩺虎・貉・白鹿・白狼于辟池。 

〈高卣〉的「咸 」，《集成（修訂增補本）》付與「理」和「釐」兩個訓詁，

哪個解釋正確暫時不能決定。〈伯唐父鼎〉的「𠩺𠩺虎」，劉雨認為有斑紋的虎
24。 

要關注的是除了〈 公盨〉以外的作為指「賜」意動詞之辭例。 
 
〈敔簋〉（集成 4323  西周晩期）： 

隹（唯）王十又一月，王各（格）于成周太廟。武公入右（佑）敔，告禽

（擒）馘百、訊。王蔑敔𤯍𤯍（歷），事（使）尹氏受（授）， （釐）敔

圭 （瓚）、 貝五十朋，易（賜）田于 五十田，于早五十田。 

〈多友鼎〉（集成 2835  西周晩期）： 

多友廼獻孚（俘）馘訊于公，武公廼獻于王。廼曰武公曰：「女（汝）既

靜京𠂤𠂤（師）。 （釐）女（汝），易（賜）女（汝）土田。」丁酉，武公

才（在）獻宮，廼命向父佋多友，廼 （延）于獻宮，公寴（親）曰多友

曰：「余肇事（使）女（汝），休不 （逆），又（有）成事，多禽（擒）。

女（汝）靜京𠂤𠂤（師）。易（賜）女（汝）圭 （瓚）一、湯（錫）鐘一

（肆）、鐈鋚百匀（鈞）。」 

〈 鼎〉（新收 1445  西周早期）： 

隹（唯）七月初吉丙申，晉侯令（命） 追于倗，休又（有）禽（擒）。

                                                 
24
 劉雨：〈伯唐父鼎的銘文與時代〉，《考古》1990 年 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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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釐 冑、毌、戈、弓、矢束、貝十朋。 

〈𦵯𦵯簋〉（新收 1891  西周早期）： 

隹（唯）十月初吉壬申，馭戎大出于 （楷），搏戎，執訊隻（獲）馘。

（楷）侯𠩺𠩺（釐）𦵯𦵯馬四匹、臣一家、貝五朋。 

〈京師畯尊〉（銘圖 11784  西周早期（昭王世））： 

王渉漢伐楚，王又（有） 工（功），京𠂤𠂤（師）㽙（畯）克斤，王𠩺𠩺（釐）

貝。 

〈師衛鼎／簋（甲）〉（銘圖 2378／5142-5143 西周早期）： 

豐公史（使）衛陟于氒（厥）啻（敵），臨射于 （鬱）， （擾） （城）。

（召）公 （釐）衛貝廿朋、臣廿、氒（厥）牛廿、禾卅車。 

〈師衛鼎／簋（乙）〉（銘圖 2185／4937 西周早期）： 

豐公 （捷）反尸（夷），才（在） 𠂤𠂤（師）， （釐）師衛，易（賜）

貝六朋。 

很容易看出來這些金文的內容都和軍事有關。〈敔簋〉和〈多友鼎〉記述臣

下向主君報告進獻戰果之後主君賞賜給臣下。〈 鼎〉記載晉侯的臣下 追擊敵

軍有功，〈𦵯𦵯簋〉記載楷侯的臣下𦵯𦵯討伐馭戎有功，〈京師畯尊〉記載京師畯隨從

周王親征楚，在斤地取得勝利，〈師衛鼎／簋（甲）〉記載師衛登高於敵方陣營，

在 地居高臨下射敵，擾亂敵人城邑 25，這些銘文都表示臣下因軍功受賞。〈師

衛鼎／簋（乙）〉雖然不記載器主師衛的軍功，也可能是師衛因軍功受賞 26。 
這些銘文中「 」、「釐」、「𠩺𠩺」的字義和「賜」字一樣。但是關於〈多友鼎〉

與〈師衛鼎／簋（乙）〉中「 」的用法較特殊。〈多友鼎〉記載武公與器主多友

兩個人的賞賜，對於武公的賞賜，云：「 （釐）女（汝），易（賜）女（汝）土

田」，意味著因你（武公）的軍功受賞，賜與給你土地。〈師衛鼎／簋（乙）〉：「

（釐）師衛，易（賜）貝六朋」，也可以同樣解釋，指因師衛的軍功受賞，賜與

                                                 
25
 韋心瀅：〈師衛器組相關問題探析〉，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青銅器與金文》第 1 輯（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年），頁 408-409。對於師衛諸器銘的釋讀，本文參考這篇文獻。 

26
 韋心瀅認為〈師衛鼎／簋（乙）〉與〈師衛鼎／簋（甲）〉兩銘應是具有關聯性的，參看韋心瀅：

〈師衛器組相關問題探析〉，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青銅器與金文》第 1 輯（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2017 年），頁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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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六朋之意。 總之，「𠩺𠩺」聲之諸字，除了人名等專有名詞和「休」、「福」等字

的同義詞以外，還有作為金文上文書術語表示對軍功的賞賜，這樣的用法。 
對於「𠩺𠩺」聲之諸字和「易（賜）」字的區別，如〈敔簋〉、〈多友鼎〉和〈師

衛鼎／簋（乙）〉銘中並用「 （釐）」字與「易（賜）」字那樣 27，「易（賜）」

字可以表示包括因軍功受賞在內的所有情況的賜與。 
如此看來，在本文開頭所引的〈四十二年逨鼎〉「令（命）」、「易（賜）」兩

字變為「 （釐）」字的理由很明顯。〈四十二年逨鼎〉記載虞逨輔佐楊侯長父征

伐玁狁，周王借用冊命禮儀的形式褒獎虞逨的軍功，所以該銘變「令（命）書」

為「 （釐）書」，變「冊令（命）」、「冊」為「冊 （釐）」，變「易（賜）」為

「 （釐）」。進一步說，除了〈四十二年逨鼎〉以外，〈敔簋〉和〈多友鼎〉也

借用冊命禮儀的形式褒獎軍功的 28。〈敔簋〉銘中的「武公」和〈多友鼎〉的「武

公」和「向父」相當於冊命禮儀的右者，〈敔簋〉的「尹氏」是史官，周王「事

（使）尹氏受（授）」的可能是「 （釐）書」。 
從這個角度看來，何樹環主張〈四十二年逨鼎〉不是「冊命銘文」，「 書」、

「冊 」之含意與「冊命銘文」所見「令（命）書」、「冊令（命）」有別 29，很

對。〈四十二年逨鼎〉中禮儀不是冊命禮儀，而是借用冊命禮儀的形式。但是至

於讀「 （釐）」字為「麗」字或者「繋」字，釋該銘中「受册 以出」為「受

册，繋以出」30，根據本文所論，不必用這樣的通假解釋，從別的觀點，可以更

簡明地說明其緣由。 

肆、傳世文獻中「釐」字和「賚」字的用法 

傳世文獻中也有一些和軍功有關的「釐」字、「賚」字之辭例。 
 
《詩經・大雅・江漢》：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 

《尚書・湯誓》： 
                                                 

27
 〈多友鼎〉銘中，對於武公給多友賞賜，用「易（賜）」字。 

28
 佐藤信彌：〈西周期の祭祀儀禮中における獻捷儀禮の展開〉，立命館東洋史學會中國古代史論

叢編集委員會編《中國古代史論叢》（京都：立命館東洋史學會，2004 年），又改名為〈獻捷

儀禮の變化〉，載《西周期における祭祀儀禮の研究》（京都：朋友書店，2014 年），頁 41、44-46。 

29
 何樹環：〈〈四十二年逨鼎〉「 書」、「冊 」釋義――附「冊命銘文」名實辨正〉，《政大中文

學報》第 6 期，2006 年，頁 78。 

30
 何樹環：〈〈四十二年逨鼎〉「 書」、「冊 」釋義――附「冊命銘文」名實辨正〉，《政大中文

學報》第 6 期，2006 年，頁 92-93。 

79



12第二十九屆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 

《尚書・文侯之命》：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

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 

首先《詩經・大雅・江漢》，詩序云：「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

命召公平淮夷。」詩中「圭瓚、秬鬯一卣」，對召伯虎征伐淮夷的賞賜很明顯。《尚

書・湯誓》，書序云：「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該文偽孔傳云：「賚，與也。汝庶幾輔成我，我大與汝爵賞。」該文意味著你們

幫助我（湯王）打敗夏王的軍隊的話，就重賞你們，還是和軍功有關。 
《尚書・文侯之命》，一般認為記載周平王任命晉文侯為侯伯之誥命。但是

《古本竹書紀年》云：「二十一年，攜王為晉文公所殺。」31 又清華簡《繫年》

第二章（簡 8）云：「立廿又一年，晉文侯仇乃殺惠王于虢。」32 據這兩文，晉

文侯殺死攜王有功。如《左轉・僖公二十八年》記載的城濮之戰之後五月丁未的

禮儀，又是晉文公的策命儀式又是獻捷和慶功儀式那樣，《尚書・文侯之命》記

載的禮儀也有可能是兼對晉文侯的軍功慶功儀式。 
這三個文獻裡面「釐」字和「賚」字，可以看沿襲西周金文中表示軍功受賞

的「𠩺𠩺」聲字之用法。 
《尚書》中還有「賚」字的辭例。 
 
《尚書・費誓》：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爾。 

《尚書・多方》： 

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 

《尚書・說命上》：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惟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

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 
                                                 

31
 《春秋正義・昭公二十六年》所引，參看方詩銘、王修齡撰：《古本竹書紀年輯證（修訂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頁 71），文中「晉文公」指晉文侯。 

32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上海：中西

書局，2011 年，下冊，頁 138），文中「惠王」指攜惠王（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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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書・武成》： 

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尚書・費誓》序云：「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此篇記載魯侯伯禽在征伐徐戎、淮夷之前誥命魯國人民，雖然其內容和軍事有

關，但是該文意味著即使馬牛、臣妾逃跑，不要追趕，只要報告其事，我就一定

賞賜你們，此文中「賚」字和軍功沒有很大的關係。《尚書・多方》序云：「成王

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此篇記載成王親征奄國回到宗周之後，周

公代替成王誥命諸侯，和軍事有些關聯，但是該文意味著如果人們努力工作，上

天就憐憫你們，我們周邦也大賞你們，和軍功無關。至於《尚書・說命上》和《尚

書・武成》，這兩篇都是偽古文，所以本文不為議論的對象 33。 
除了《江漢》以外，《詩經》中還有兩篇「釐」字的辭例。 
 
《詩經・大雅・既醉》：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詩經・周頌・臣工》：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 

其內容都和軍功無關，而《詩經・大雅・既醉》是和鄉飲酒禮有關，《詩經

・周頌・臣工》是和農耕禮儀有關 34。 

伍、結 論 

本文討論金文中相當於今「釐」字或者「賚」字的「𠩺𠩺」聲諸字。這些字主

要具有三個用法，（一）人名、諡號和國名的用法，（二）和「休」、「福」字同義

的用法，（三）和「賜」字同義的用法。其中（三）是作為金文上文書術語，為

了表示因軍功賞賜被使用。此是〈四十二年逨鼎〉變「令（命）書」為「 （釐）

書」，變「冊令（命）」為「冊 （釐）」，變「易（賜）」為「 （釐）」的緣故，

該銘中禮儀是借用冊命禮儀的形式褒獎軍功的。這樣的用法，被《詩經・大雅・

                                                 
33
 《尚書・說命上》，一般認為清華簡《傅說之命》（說命）是「真古文」的《說命》，可是清華

簡《傅說之命》中沒有符合該文的，參看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

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參）》（上海：中西書局，2012 年）。 

34
 但是對於《臣工》的「釐」字，鄭箋云：「釐，理也。」認為不是「賜」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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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漢》等一些傳世文獻沿襲。 
如本文討論的「𠩺𠩺」聲諸字那樣，金文上文書術語的問題，筆者以前以「蔑

歷」為對象議論過 35。金文中還有沒有這樣的文書術語，是今後的研究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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